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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石磨叫白虎，白额吊睛的白，母老虎
的虎。 名字威严勇猛、散发着王者气息。

儿时，谁的门前右侧卧有白虎，相当于挂了
一块家道殷实的招牌。

我家偏偏没有这块招牌，因此，好强的母亲
常拉着个脸，数落父亲无能。 也难怪，全家 8 口
人一日三餐的玉米珍都是靠母亲用一合小石磨
加工粉碎，费时费力。 小石磨因直径只有一尺左
右，故又称“手把磨”，或“尺把磨”，轻薄小巧，效
率低下。 母亲左手喂玉米，右手推拉磨子，第一
遍磨出来的是粗碴碴， 棱角分明， 难煮更难下
咽，经三次研磨筛滤后才是成品玉米珍，不过老
家小道河人习惯叫它玉米珍。

金黄色的玉米珍下锅煮饭，香糯易嚼，养胃
也养身。

见母亲常常推磨到深夜， 我几次搭把手给
母亲助力，哪料越帮越忙，个小胳膊短，衣襟把
玉米粉扫得满地都是。 这种小石磨的特征就是
欺软怕硬，只适合加工泡软的大豆做豆腐。 真正
称得上白虎的，是那种可三人合推的大石磨，动
若奔雷，别说磨玉米珍了，就是磨小麦面粉也不
成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巴山深处，可谓

粮食加工的王牌设备了。
面对母亲无数次的奚落、埋怨，脾气暴躁的

父亲终于在一个夏天的黎明时分打着手电筒悄
悄出发，傍晚回来时，父亲像一个得胜归来的将
军， 因为在他身后跟着一个脊背微驼的高个子
石匠。

石匠姓石，职业与姓氏合二为一。 他的手艺
精湛，在十里八乡享有盛誉，父亲翻山越岭跨过
汉江才把他请来的。

半月后，我家有了一副崭新的大石磨。 它取
材于岚皋小道河中的一块大青石， 上半截立在
河中央，下半截深插河床，像块界碑。 父亲带着
石匠爬遍了屋后的两座山，最后来到河边，才发
现它的。 石匠眼睛一亮，奔了过去，扬起锤子敲
下一小块石渣，放进嘴里细品，那样子像是神农
辨药尝百草。 石渣在嘴里释放出淡淡的甜香味
儿，石匠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从工具袋里掏出
锤钻，戴上圆边眼镜，专注地打凿起来……

完工后的大石磨，青褐色，雄浑厚重，散发
着似有似无的隐隐白光，它外观条纹清晰流畅、
硬朗活泼。 上片与下片磨合部位雕刻出的条纹
齿，呈五行八卦图案，精深奥妙，让人叹为观止。

轰轰轰， 大石磨运转起来， 有虎啸山林之
势，

堆在线形浅槽上的玉米粒， 均匀地溜进小
孩拳头般大小的进料洞里，经过上下磨的接触、
摩擦、咬合，成品通过条纹的间隙溢出，落入硕
大的磨盘中。

家里添置了这件宝贝后，母亲的心平了，气
顺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并且一改往日的
小家子气 ，对前来借用大磨的张婶李姐王嫂
周妈这些乡邻 ，除了管茶水外 ，还让我这个
小劳工提供无偿服务，将一根木杠横在胸前，为
其助力加推。 “一只公鸡四两力嘛！ ”母亲笑呵呵
地说。

乡邻们夸我腿快脚勤、 个小力大， 面对赞
许，我力气倍增，感觉自己的力量何止于是一只
公鸡，那简直就是一头小公牛。

厚道的乡邻们也不白占我的便宜， 经常堵
在我去上学的路上，把烤红薯、烧土豆、脆锅巴
之类的食物塞进我的书包， 在那个吃了上顿没
下顿、玉米糊糊裹着野蒿的年代，大石磨让我度
过了饥荒不说，还生得白白胖胖。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老家人受传
统文化影响很深，房前屋后宜摆什么，不宜摆什
么，非常讲究。 人们尊石磨为白虎神，位列西方，
置门前右侧， 用它加工食物， 还用它来镇宅辟
邪、纳福接财。

现在的乡村，电器应有尽有，白虎石磨早成
为旧物。偶尔见到，也是比较讲究的人家在院子里
把它铺成一条行走的路，寓意时来运转。 而我呢，
远去的石磨随梦来，转山转水，常随时光的轮盘转
回四十年前，彼时少年，所幸有白虎作伴。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站在这岁末年首的节
点上，抚今追昔，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我是一砂粒，也可点石成金；我是一片瓦，
也可遮风挡雨；我是一块砖，也可支撑广厦千万
间。 在璀璨的烟火下，把梦想化作缕缕思绪，精
心编织新年美好的愿景。

文明精神，野蛮体魄。 不经意间，人生踉踉
跄跄，一路修修补补，走过了天命之年。 这些年
来，总仗着自己年轻，经常熬夜，透支体力，结果
去年身体向我亮了红灯。 我时常感到身体疲惫，
记忆力、视力也严重下降。 去医院检查，医生说
要注意休息，慢慢恢复，这使我深深体会到了身
体是革命的本钱的意义。 的确， 有了健康的身
体，才有一切。 所以，在新的一年，我一定要加强
锻炼，科学合理地安排作息时间，张驰有度，劳
逸结合，练出一个强健的体魄，以更好的精神状
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 享受工作的快乐和
生活的乐趣。

努力学习，追光前行。 互联网时代，可以用

日新月异来形容这个社会变化之快、之大。 不久
前还在人们幻想之中的事物， 转眼就变成了现
实。 尤其是即将来临的人工智能，都将会深刻改
变我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我们的工作、购
物、出行、医疗……都将在网上进行。 时代的列
车飞速前行，我有种随时被扔下车的危机感。 作
为一名 70 后，虽不算老，但也绝不年轻，学习能
力、接受新事物的兴趣已明显减弱，尽管我一直
未曾停下过努力追赶的脚步， 但也只能是满足
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需求。 我希望新的一年，能紧
跟时代的步伐，在新技术的应用上，有一个大的
突破。

家校协作，共育英才。 今年，我教的是六年
级，这很可能是我教学生涯中带的最后一届毕业
班了。 这届学生，接受的信息比往届学生更加广
泛，个性更强；家长年轻，有文化，对孩子的教育有
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也在不断地学习、调整、适
应、改变，在他们身上花费的心思和精力也最多。
几年来，这些学生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对他

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也懂得家长对子女给予的厚
望，我将在家校协作、共育英才方面开创新局，真
切希望学生们个个都能像金蛇一般灵动，充满智
慧，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发挥特长，多写好作品。 前段时间，知名作
家、省散文学会秘书长翼鹏先生让我把 2024 年
度发表、 出版和获奖的信息发给他。 我知道，
2024 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写作上有所懈怠。
2025 年，我将发奋努力，在为安康的散文作家做
好服务的同时，勤于练笔，写好作品，为宣传生
态宜居美丽的新安康不懈努力。

力推全民阅读，不负“阅读推广人”之名。 近
几年来，我一直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安康
而努力。2024 年，我倡议鼓楼小学师生为山区留
守儿童捐赠了 1000 余册价值 2 万余元的图书，
组织学生参加了市图书馆举办的系列活动，被
市图书馆评为“优秀文化志愿者”，且被聘为“阅
读推广人”。 新的一年，我将不负众望，砥砺前
行，带着我的课题成果，到边远山区送阅读、送
写作，让阅读走进需要的学生、家庭中去。

走出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 趁着现在还
能走动，多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拓宽视野，探
索和发现新事物，感受日新月异的新风貌。 在祖
国山川秀美的大地上， 留下一介园丁的厚重脚
印。

此时，在新年的起点上，祝福我们的祖国国
泰民安，山河无恙，人民幸福安康。 愿新的一年，
烟火向星辰，所愿皆成真。

老家石磨叫白虎
□ 潘斗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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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说汉阴钟灵毓秀 、人
杰地灵，历史文化厚重，红色基因
浓烈。因为在汉阴：文有沈氏三贤
杰，武推开国三将军，历史上还有
过许许多多有影响的人物。

《汉阴县志》载：仅明清两朝
汉阴就出了 21 位进士 、91 位举
人、331 位贡生。 究其原因：一是
来汉任知县通判的大多是进士举
人等饱学之士； 二是湖广移民带
来了好的向学风气； 三是全县上
下通办教育，乡绅贤达热心助教，
一时间在校学生占到总人口的
10%。

特别是出生于汉阴的沈士
远、沈尹默、沈兼士“一母同胞三
兄弟 皆为北大名教授”， 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大先生沈士远，庄子
专家人称沈天下； 二先生沈尹默
一代宗师，书法文学大师；三先生
沈兼士国学大师，音韵档案学家。
特别是书法泰斗沈尹默， 中国四
大名著书名的题写者， 有人称为
“八百年第一人”， 他既是五四新
文化运动的先驱， 还是中国白话
诗的开创者，他的那首《月夜》：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简单几行字， 道出了五四时

期中国青年追求民主独立自由的
远大理想和抱负。

还有， 春秋时期与孔子高徒
子贡儒道哲辩的抱瓮丈人； 远赴
广东出任东安县令， 兴文重教的
卞同；以官兼教，执政清廉，“离任
时，百姓卧辙挽留”的茹金；西安
碑林、钟楼、华清池、草堂寺等多
处名胜门额题书者亦是农民书法
家汉阴人沈兰华先生……如此等
等，无不彰显着汉阴文脉兴盛、源
远流长的前世今生。

汉阴不仅历史文化厚重 ，红
色基因更为浓烈。 中华人民共和
国共授衔的将帅中，就有何振亚、
沈启贤、杨弃三位汉阴籍将领。

1936 年 8 月 13 日， 何振亚、
沈启贤在原紫荆乡成立的陕南人
民抗日第一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即土地革命时期）， 由中共西北特支领导
的一支人民军队， 她的前身主要是由国民
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所属的陕西警
备二旅沈玺亭团几次起义人员相继会合组
成的，以何振亚部为基础的陕南游击纵队。
1935 年冬至 1937 年春，这支部队在秦岭南
麓的汉中、安康、商洛结合部近十个县的边
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战迷峰岭、 攻毛
坪坝、破太平寨、打涧池铺、歼灭安康保安
队、 夜袭洋县弹药运输队……进行大小战

斗战役二十余次，该部由最初的
几百人发展到一千二百余人。到
1936 年 12 月，中共西北特支将
这支部队交给了中共中央代表
和红军代表团；西安事变后正式
编入红十五军团；“七·七” 事变
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自此
东渡黄河，历经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

“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
鼓角争鸣”。 何振亚、沈启贤、杨
弃将军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
斗的一生，从参加革命到创建陕
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再到正式编
入红十五军团，在陕南地区建立
抗日游击根据地，为坚持和发展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在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
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陕
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诞生，是中
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
安康的成功典范，周总理在“西
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即西救
会”上就曾肯定到“民众武装组
织方面的工作，在陕南有抗日第
一军的建制”。

所以说：“陕南人民抗日第
一军既是汉阴和安康的骄傲；更
是陕南乃至全中国人民的骄
傲”。由此带来的影响是：仅土地
革命时期，汉阴境内参加红军的
就有 800 多人，其中的 100 多人
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游击
队，80 多人参加了红七十四师，
500 余人加入了陕南人民抗日
第一军。

为更加深入地挖掘开发县
志中所记载的红色文化资源，更
好地发挥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
重要作用，十几年来，汉阴县政
协确立了“挖掘弘扬传承三个三
红色文化”的整体部署，历届领
导非常重视政协文史资料征编
工作，先后二十余次派出政协史
料征集组，对原有文献资料进行
了深入研究，并分赴北京、天津；
辽宁的大连、沈阳、凌海、盘锦；
甘肃庆阳、西峰、庆城、华池；山

西平型关、代县、长子、阳城、武乡；山东曹
县、新疆哈密；陕北延安、吴起、甘泉；安康汉
滨、宁陕、石泉、平利等地，经过近十五年的
艰苦细致收集， 共征集到图片史料 600 余
幅 、文字史料 500 多万字 、影 像 资 料 88
个片段 、实物史件 22 件 ，为史志编修工
作 提 供 了 丰 富 的 资 料 ， 并 梳 理 编 辑 了
《三沈专辑》《三位将军专辑》和《革命烈士
罗少伟》等地情专著，以缅怀先烈 、鉴效先
贤，为展示汉阴的文化底蕴，传承红色基因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陕西南部，秦岭与巴山的怀抱中，静
静地躺着我的故乡———安康。 古时她被称
作“金州”，因汉水流域盛产沙金而得名。 在
这片青山绿水环绕的土地之上， 还有另一
种特产资源———生漆。 据《安康地区志》载，
安康地区位于漆树分布区域中心， 是漆树
发源地。 安康出产的生漆质量上乘，其中尤
以平利牛王沟一带的 “牛王漆” 和岚皋的
“大木漆”作为朝廷贡品而闻名于世。 关于
平利的“牛王漆”还有一段传奇故事。 相传，
一头石牛曾在汉江河中镀金身， 随后上山
为祸乡里。 幸得女娲娘娘劝导，金牛遂将自
己的牛毛与乳汁化为漆树， 以此作为对当
地百姓的补偿与馈赠。

如果说“金州”是因沙金而得名 ，那么
“金漆” 之名则源于这片土地上的优质生
漆。 早在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就赞誉：“今梁
州（即安康和汉中地区）漆最为上乘。 ”五代
时期韩保升也指出 ：“漆树以金州者为最
优。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漆树人多
种之，以金州者为佳，故世称金漆。 ”由此可
见，安康的“金漆”自古以来便享有极高的
声誉。 因此“金州贡漆”成为皇家贡品，这在
《唐书·地理志》《寰宇记》《陕西通志》《兴安
府志》等古籍均有记载。

然而，随着“金州 ”之名逐渐淡出人们
的视野，人们提到“金漆”时，往往联想到的
是金漆镶嵌工艺， 金属与漆在雕刻和装饰
艺术中的结合， 而非源自古金州的优质漆
料。 而今的安康人也更习惯用朴实的 “土
漆”来称呼这曾经耀眼的“金漆”。 安康的金
漆有着“好漆胜似油，照见美人头。 搅拌琥
珀色，提起吊金钩”的品质。 然而，割漆却是
一项异常艰辛的工作。 在过去安康流传着
这样的歌谣， 可以感受到漆农的辛劳与无
奈：“六月三伏天，这山转那山，累得我漆匠
汗不干，越想越凄惨。 ”每逢六月三伏，漆农
们便顶着烈日，穿梭于山林之间，汗水浸湿
了衣衫，只为换来一桶桶供养家庭的漆液。
漆农的收益微薄，山林间虫兽多，割漆过程
充满了危险。 此外，漆树含有漆酚，接触后
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安康人也称之为“漆瘙
子”。 早些年，对于这种过敏症缺乏有效的
治疗方法，漆农们只能默默忍受。 因此，民
间歌谣常唱道：“九月是重阳，乖姐劝小郎。
来年莫把漆山上， 不如种田庄。 多种几亩
田，我们好生盘。 半年辛苦半年闲，一年当
几年。 ”“漆农苦，漆农愁，好比江水向东流。
江水滔滔有尽头，漆农苦愁何时休？ ”新中
国成立后，漆农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生漆由
国家商业部门统一购销，主要销往广东、福
建、山东等地区，少量销往汉口、上海等中
转地。 还有部分生漆通过外贸渠道销往东
南亚、日本等地。 改革开放后，安康地区漆
树面积迅速扩大，产量稳步上升，生漆产量

也跃居全国之首，漆农的辛苦得到了回报。
金漆的辉煌与漆农的辛劳，共同书写了

安康的漆文化。 我的爷爷虽不是漆农，但会
木匠的手艺， 所以与漆也结下了深厚的缘
分。无论是桌椅板凳，还是床架柜子，他对漆
从选购到涂刷每一步都极为讲究。他漆过的
家具，用别人话来说那就是“溜光锃亮”“跟
个镜儿一样”。爷爷深知，漆的质量直接影响
木制家具的美观与使用寿命。 记得小时候，
每逢周末回到老家，我总能看到爷爷在那间
木工房里忙碌着。 一堆木料在他的巧手下，
渐渐从零散的部件变成了严丝合缝的家具。
当家具通过榫卯结构组装完毕后，便是上漆
的环节了。 上漆的过程比较烦琐，尽管如今
我已无法准确回忆起每一个细节，但仍依稀
记得其中几个关键步骤： 首先需要刮腻子、
打磨，期间似乎还要先上一层底漆，最后才
涂刷面漆。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记忆犹新，那
是上小学时的一个暑假，爷爷漆好的八仙桌
放在房屋里迟迟未干。 我出于好意，试图将
它搬到太阳下去晒来加速干燥，却被爷爷制
止。他告诉我，晒过后漆面会开裂，只有在阴
凉的地方自然阴干才能保持漆面光泽。

我上中学后， 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到来，
机器生产的家具逐渐取代了手工制品。爷爷
做木工的机会也少了，偶尔来了兴致时才会
制作一两件。 与此同时，化工漆也凭借其低
成本和便捷性，成了市场的主流，而土漆价
格相对偏贵，市场占有量少，不容易购买。因
此，爷爷偶尔也会使用化工漆，但每当提到
漆的选用时， 他总是嘴里带着些许埋怨，嘟
囔着“还是土漆好”。 在我看来，土漆不仅仅
是一种装饰，也是时间的见证者，是漆农和
匠人心意的传递。 每一滴漆的落下，都是对
美好生活的祈愿。 每一次打磨，都是对细节
的极致追求。 爷爷已离开多年，但他用土漆
涂抹的家具， 依然承载着他那份匠心与温
暖。

如今，虽然化工漆主导了市场，但安康
的土漆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延续着一份光辉。
它既是光鲜亮丽的“金漆”，也是每一滴都承
载着人们心血与历史印记的“土漆”。 最近，
我偶然在《农书》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用漆在
燥热及霜冷时则难干，得阴湿，虽寒月亦易
干，物之性也”，让我瞬间又回到了那个充满
土漆与木头混合气味的炎炎夏日。 在脑海
中， 我仿佛看见爷爷在木工房里忙碌的身
影，他那份恒久不变的匠心精神，以及推刨
拉锯时熟练而有力的动作， 一切都历历在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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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漆”流光
□ 胡家虎

携带书香回家乡
□ 王庭德

乡土 风物

烟火向星辰
□ 卢慧君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把金寨的山水雕琢得
有模有样，山虽高俊，却绝无狼牙犬错之状，一
座座山头，浑圆厚实，像一面面正在猎猎飘动的
旗帜， 刹那间凝固———脚板山活脱脱一只举趾
朝天的巨掌，别有一番风趣 ;椅子山像极了一把
四足敦实， 后背牢靠的藤椅……红岩寨、 歪头
山，狮子堡、郭家湾，无一处不透出入禅意般的
灵气。 水是金河水。 金河硬是一把双管猎枪，顶
端两叉，便为大金河、小金河，最后汇成一河，絮
絮叨叨，莺歌燕舞地绕山而去。

这山水在这方蓝天下待得太久了， 吸日月
之精华，受天地之氤氲，生出了好些奇观。 且不
说神仙洞、 仙花洞这些洞天福地， 也不论庙子
垭、观音堂这些人文景观，单是鸡冠石，人体石、
鱼石之类的奇石，就能让人一饱眼福。

先说鸡冠石吧。 在小金河中段一个叫小营
的地方，一座山岭细细长长地伸过来，伸过来，

竟然伸到了小金河的水中，那水只好绕过去，形
成了一个大大的“V”字。奇怪的是这条细细的山
梁， 实实在在是一只鸡的脖子， 伸进水中的山
包，明明是一个鸡脑壳么!不信，那山包上高高叠
起的鸡冠石就是佐证: 一块三米见方的青石，静
卧在鸡脑壳上， 上面又依次叠着三块约一米见
方的石头，及至顶端，却是一块和底层不差多少
的巨石，巨石边缘还呈锯齿状。 活灵活现的鸡头
鸡脖子，再加上这尊丈余高的鸡冠，让人不禁感
叹大自然的神奇。 这尊鸡冠石，看了的人都说悬
乎呀，稍不留神，它或许就会訇然坍塌。 可是，一
代又一代人，看到它一直是这个模样，平衡着，
挺起着，俯瞰着祥和的金河水，聆听着人世的更
迭。

神仙洞里的人体石， 那才真真是上苍的杰
作呢。 神仙洞是歪头山溶洞群中最为出名的一
个，洞口高大宽阔，一股股白雾蒸腾而出。 十几

人举着火把鱼贯而入，经过了秧田坝，莲花台，
不知走了多长时间， 前面的人猛然发出一声惊
叫，众人围上去看时，实实地惊了一跳;光溜溜的
洞壁上，两根白石钟乳，像极了盛开的花朵，逼
真程度这里自然不必细说，众皆咂舌。

我们再来看看鱼石吧。 有一条名曰 “神泉
沟”的大沟，沟口的金河水中就静卧着这默默无
闻的鱼石。 这块巨石，中间宽，两头窄，长约三丈
有余，中间宽有丈余。 头部呈菱角，有三个台阶，
可攀爬而上。 尾部细长，末端分出两瓣。 它静卧
在河床中间， 使得水流从尾部分开沿着两侧而
下。 远观此石，酷似一鲸，叫它“鱼石”再形象不
过了。 谁也说不清鱼石在这里躺了多少年，它或
许看到过秦汉时的明月，倾听过唐宋时的丝竹。
这是一条智鱼。 它不向往大江大河的繁华，也不
羡慕大海的辽阔，只愿静卧在这大山一隅，洞察
世事沧桑。

这些奇石，是上苍赐给金寨的宝物。 金寨不
过是上帝随手撒下的一粒豆子， 滚落在旬阳市
的最南边的角落。我生于斯,长于斯，已是四十余
年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水一石，之于我总有
无尽的情愫。 走出您的居室，您会发现周围的景
观也会是何等的神奇呀!

金寨奇石诗意浓
□ 吉隆安

每一次回到家乡，走过多少路，看过多少风
景，家乡的草木有着一股不一样的清香，散发在
芳草丛，小路边，河坝里。 家乡铜钱关，于我来
说，像是一条看不见扯不断的线，牵在梦里，萦
绕在书里，在文字里。

铜钱关地处陕鄂边界，为秦楚要冲，兵家必
争之地，镇内风光旖旎，美不胜收。 国家级传统
古村落、尚都农耕文化体验园、竹文化广场、龙
潭瀑布、楚长城遗址等，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
的省内外游客前往观光旅游。

回首往昔，我的认知只在家乡之内，为了能
生存下来，我走出家乡以外，漂泊在城市与家乡
之间，长期在山城安康居住，在市残联领导的协
调下，在安康城南有了一间 20 多平方米的公租
房， 算是飘零的小鸟在城里有了舒心的心灵小
巢。

但在心里，家乡是我的根，身上流的血液像
家乡的河流一样涓涓流淌。 今年我有幸两次回
家乡，再一次次亲近故乡的热土，我的眼泪簌簌
流淌。 我只想用手中一支笔推介家乡，也希望诸
多文友手中的笔，宣传家乡，把家乡这样一个待
字闺中的朦胧面纱缓缓掀开， 让她的无穷魅力
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

屈指算来， 我离开家乡铜钱关已有 20 年
整。 那是 2004 年的 6 月 2 日早晨，蒙蒙细雨中

带着离愁别绪，搭上了去往异乡的班车，这次扭
头一走， 意味着我与家乡的纽带又一次割舍开
来。

在这之前， 我在家乡当新闻通讯员， 写下
100 多篇关于铜钱关的新闻报道，并连年受到当
时旬阳县委宣传部门的表彰奖励， 当地政府按
照我所见报的稿件篇数， 给予可观的经济和物
质奖励，使我坚持写作，笔耕不辍，有了面对生
活的信心和勇气。

在家乡当报道员的时候， 迎来了三秦都市
报作家陈奋翔先生的关注，专程从西安过来，并
在当时旬阳县残联的陪同下前往铜钱关采访
我，写出了长篇人物通讯《王庭德的高远志向》。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在市慈善协会的好心
撮合下，才得以找到了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先
后在安康汉滨区和西安的电子企业上班， 兜兜
转转，还是离不开和书本文字打交道，最终在安
康市图书馆得以谋生。

因为平凡，所以经历。 无论是在家乡，还是
在漂泊的路上，我没有忘记家乡的养育之恩，也
一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西安电视台专程让
我带回家乡拍摄采访，三秦都市报、华商报和安
康日报等众多媒体， 以及安康众多文友相继来
铜钱关，我的出生地采风。

阳春三月， 安康一众文友前往铜钱关镇五

龙湾参观采风， 采访我的家乡出现的中国好人
杨厚根，文友们纷纷写出了一篇篇美文佳作，在
省市报刊文学栏目频频亮相， 极大地提升了家
乡铜钱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时隔两个月后，家
乡领导主动发出邀请， 希望通过组织的出面邀
请，让安康众多的作家朋友们前来采风，观赏国
家级第三批传统村落———旬阳市铜钱关镇七里
村、湛家湾村、万福村，在时光穿梭中感受静谧
之美。

众文友欣赏完三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都不
由自主地感叹，此行不虚！ 人生无憾！ 留恋在传
统民俗古村落中， 让古老的村落在文友的笔墨
之间焕发新的生机， 精美诗文仿佛赋予了古村
落新的生命。 而故乡给了我一颗悲悯的情怀，让
我关注世间的聚散离合人生百态； 家乡给了我
写作的爱好， 让我倾情于大自然的山川草木风
花雪月，歌赞于那些种种的至真至善与至美。

家乡给了我精神的财富，两次的采风让我这
个久居此地，飘零城市的读书人，给家乡注入了一
丝书籍的馨香。因为两次故地重游，不管是中国好
人杨厚根，还是家乡的接待美女领导，都不由自主
地对两部拙著———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这个世
界无须仰视》和诗歌集《心灵的灯盏》念念不忘，给
予高度谬赞！让我心怀感激与感恩。正因为书香浸
润了我 ， 但各级党委政府给予了我太多的荣
誉———“省残疾人优秀作家”“陕西好人”“陕西省
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师”“第四届安康市道德模
范”，首届安康市“自强不息好青年”等等荣誉称
号，让我在前进的路上信心百倍。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 即使整个世界成了一
个村落，我们心中永远都会有家乡的概念。 据说
世界上有流浪民族，那种到处漂泊的人，没有家
乡，一定会像没有根一样孤独，家乡是我的书中
永不褪色的图画。


